监管与重罚:如何挽回被失信的民心? by 朱为群 et al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统 （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)，这是
一种自发的监测机制。 AERS 的数据来源
包括：医生、消费者、医药企业及其他健康
从业人员通过 MedWatch （FDA 的安全信
息和不良事件报告计划） 自发报告的数
据 ；FDA 对医药企业的强制定期报告数
据，如新药上市后，每 3 个月定期向 FDA
报告不良反应数据，上市满 3 年后，每年
在注册日后 60 天内上报一次； 针对严重
的或新的不良反应事件，FDA 对医药企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18 年 2 月党中央在
《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
构改革的决定》 所提到
的目的，“改革和理顺市
场监管体制， 整合监管
职能，加强监管协同，形
成市场监管合力”。可以
想见， 随着地方的市场
监管机构改革的依次到
位， 这种统一的市场监管体制将逐渐发
力。 未来市场监管需将不断提高，这种监
管合力也将逐渐打破部门藩篱，走向跨部
门协调，多管齐下，从严监管到强监管。 以
此次疫苗监管事件为抓手，我们亟需做的
是从各种法律和政策手段上对涉事主体
施以监管高压，以零容忍的态度将其彻底
逐出市场，以儆效尤。 借用金融监管领域
的“穿透式监管”一词，证监会不仅要通过
退市这种最严格手段对违规企业进行严
惩，更需要在事先的诸多环节中做到数据
信息“穿透”，使信息披露能够做到完备无
缺，为构建健全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提供
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持。
赵术高：当前我国的市场监管体系，尚
未真正建立政府管制对市场主体的成本
审计机制，缺乏必要的基于“成本—收益”
为基础的效率管制措施。 就媒体报道的情
况看， 被管制企业毛利率居然高达 90%，
让社会公众承担了高得离谱的准公共服
务成本，导致社会福利效率损失。 因此，首
先应建立起基于 “成本—收益”为基础的
效率管制体系。 根据拉丰、阿尔钦等人的
经典研究，通常需要根据一定的信息充分
程度在固定合约和弹性合约间相机抉择
相应的合约模式和管制模式。 这需要政府
具备较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，并辅以严格
的审计控制。 问题还在于，在如此高的毛
利水平下，仍然还通过造假攫取更大的利
润， 只能说除了不良企业的贪得无厌外，
也再次深刻暴露了我国市场监管对质量
管制的缺失或不足。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
鉴于广泛的信息不对称，难以对市场主体
行为与产出结果实施精准的基于因果关
系逻辑的监管，成熟经验是直接实施市场
主体行为管制， 只要市场主体行为违约，
不论是否产生不良后果，都予以严惩。 此
外，应高度重视管制俘获 、制度腐败等问
题，应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，让社
会各界、制度利益相关各方面充分参与制
度供给、 制度执行的全过程， 让政府、市
场、企业、居民等国家治理主体在平等参
与、民主回应的前提下，以法制为保障，实
现持久的市场监管良性制度变迁路径依
赖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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